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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底一名民进党前党工在社群网站上公开贴文，指自己在党内工作期间遭到合作导演性骚扰，向主管申

台湾的MeToo时刻：说出自己的故事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在说出口后，他们经历了什么？真的因此感到放松了吗？

台湾 深度 台湾Me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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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后却未能得到妥善处置开始，这波迟来的MeToo浪潮，终于来到台湾且遍地开花。


台湾这波MeToo运动，从政坛出发，席卷了媒体、文化、影视娱乐、再冲击了社运圈及民间社团等，几乎

无一幸免。这些发声的男男女女，透过社群网站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经历；从“听

说”到“说”，台湾走了好几年的时间，因为说出口的成本太高，不仅舆论质疑，就连亲近的伴侣、父母也不

一定都能做到倾听，更多的反应是指责。

MeToo的涟漪仍在延续，卷起的巨浪更扑向演艺圈，多名不管是拥有正面、好男人、好父亲形象的艺人接

连遭淹没，浪潮底下更是暗流汹涌，等待下一波的来袭。

在至今已长达月余的MeToo运动中，社群网站仿佛覆盖上一层抑郁的低气压、对于即将爆发的名单备感焦

躁，在这场集体创伤中，人们又该如何集体疗伤？而在说出口后，他们经历了哪些事？他们因此松一口气

吗？面对舆论喧哗，他们观察到什么样的改变？

端传媒采访了六名发声者，他们各自受到来自政坛、媒体业、公务机关、社运圈及NGO的性骚扰。他们勇

敢地说出自己的故事，但在说出口后的日子，面临了哪些舆论的波澜、走过哪些忐忑的时刻？面临眼前信

任关系的集体崩坏，台湾社会又该何以为继？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603-taiwan-dpp-metoo/


2023年6月21日，淡水。摄：陈焯𪸩/端传媒

吴晓乐：说出口后并未感到轻松，而是承担的开始 


如果你每次都“算了”，那你就会慢慢死掉。我想，很多人都经历了那个慢

慢死掉的过程。

6月2日那天，我在脸书上终于说出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经历，虽然我多希望那只是场梦。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原本我也不打算再讲，因为讲出去真的满烦的，但让我最后决定公开的原因，

是受到两位朋友的影响：一位是编剧简莉颖，她公开遭贝岭性骚扰的经验，另一位则是《镜文学》的主管

董成瑜，公开自己遭国民党立委傅崐萁性骚扰，如果不是她们两位率先挺身而出，我想我也不会想曝光自

己的事件。

当身边亲近的人都愿意说了，你自然会比较有说出口的意愿。我一度放弃想说出口的念头，毕竟这么多年

后，我都活到跟这个人很遥远了，为什么又要重新提及、跟这个人再度连结上？往事重提对我来说没有任

何利益可言，却得重新回想事发过程，那不是快乐的事情。

在简莉颖与董成瑜发声后，我观察到，留言的内容大多正面，我过去只要在脸书上提到类似议题，不到半

小时就会有几十个帐号来闹，但这次持正面态度的留言很多，负面留言很少。坦白说，这样的社群氛围不

是我习惯的模式。但也因为前人撑开了言论的空间，让我更加笃定地公开我的遭遇。我必须说，这完全是

踩在她们铺好的阶梯上。

那年，一名媒体业前辈约我见面，我应邀赴会，以为只是对一些议题的抒发或闲聊，便坐上他的车，因为

时间较晚，我找了几间营业时间较长的餐厅，但前辈说他不想吃宵夜，说我们就在车上聊，并问我介不介

意他放音乐。后来，他将椅背放倒，双手交叉搁在脑袋，闭上眼睛边说“我们就这样聊吧”。

过程中，不安的感觉开始蔓延，我心想最好移到公开场合，而不是在他的车上。他一开始先是聊了我在书

写上的缺陷，正当我感到一丝安心的时候，他突然聊起他的妻子，说起彼此感情上的困境，说到他很享受

我与他之间的对话，记忆中他说了“我们的频率更靠近”，他很难在他妻子身上找到类似的感受。

那股不安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只好把话题带到他的小孩身上，我隐约感觉到，我必须不断地把话题绕到他

的妻小，我才可以脱困，才可以表示“我没有那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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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许多人也知道了，这名前辈是端传媒前评论总监曾柏文（编按：端传媒亦对此事发表声明），

我在2日那篇发文后，他在隔日私讯我道歉，再过一天后，我再度于脸书发文点名要求他公开向这些年来曾

有类似遭遇的女性道歉；是因为我感觉到他在私讯中，呈现出一种闪躲的节奏，说他近期有很多会议、很

忙。但我想，遭多人指控性骚这件事，有比你的会议重要吗？

他公开道歉了，但我却感到很失望。失望的是，他是社会学博士，但却主张他不懂人际互动与权力施展的

分际。他不是一般人，他是高知识份子；他也不是年轻人，已经4、50岁了。我想他会这样回应，是因为

他认为自己应付得了那些浮出台面指控的女性，但他不知道的是，有更多未现身的女性告诉我更多关于她

们的故事。

其实，我手上有的资讯，已经比我一开始发文的时候多出许多了，但对方似乎以为圈子离的很远，所以我

不知道他更多的行径；而那些行径，已经不是无知、不晓得男女分际下该有的行为。例如，有位当事人讯

息告诉我，她被对方袭胸；也像是，这些行径不仅限于台湾，包含欧洲、东南亚等，他所前往的地方都有

相关人讯息告知。

有人说，台湾的MeToo相较欧美、韩国、日本已经迟到了五、六年，但我想，大家真的已经受够了，但缺

乏一个爆发的出口——《人选之人》这部影集，便成为出口本身；如果你每次都“算了”，那你就会慢慢死

掉。我想，很多人都经历了那个慢慢死掉的过程。

像是我，我也许是那慢慢死掉的人之一吧。我从那辆车下车后，有任何的前辈要载我，我都会说我能不能

坐后座就好。但在台湾，一上车就坐进后座，像是把驾驶当作司机，是件极为失礼的事，所以我后来都改

叫车。除非驾驶是我认识二十多年的人，后来才认识的，我都不允许自己坐在副驾的位置上。

回想到那辆车，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音乐从汽车音响流泄出的声音，放倒的椅背，双手抱在脑后的画面：

我听著前辈诉说自己很累，却觉得“嗯，也是有道理”。我经常回想起，对当时的我来说，他的行为像是一

个无助前辈的求救，而我得经过两年后才意识到，那可能是一种试探——同样的手法，不只发生在我身上

而已，那是一种模式。上车、诉苦、随选音乐，就我收到的讯息，这些人中没有男性。

虽然我的经历比较像是逃过一劫，但这样的感受却很糟糕，你躲过一次恶心的试探后，你并不会感觉比较

好，反而觉得毛骨悚然；你以为这可能只是一次的滑倒，但却发现坠入一条大水沟中。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后，可能会感到放松，其实没

有，说出来后，反而是承担的开始。

https://www.facebook.com/theinitium/posts/pfbid02b6XH6a7but8x9MEWLk8GaoVpHu4sFkyhQC7bXNDz3ZPWFYyqHPjjhqJjW3UHPNj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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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那起事件后，我又陆续收到讯息得知更多的情节，而在美国MeToo爆发的2017那年，我与一些朋

友决定共同成立“如果你也听说”脸书粉专，希望能搜集更多遭性骚的案例，但这样的举动在那年被网友攻

击的很惨。

这些批评的意见认为，我们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但无罪推定是握有高权的政府对待人民的原则，人与人之

间如果做到无罪推定，那职场也不需要做征信了。他们也说，你们又不是咨商专业，凭什么要别人跟你们

说出他们的遭遇；这些质疑、不满，不断推高“如果你也听说”的门槛，甚至比政府机关还要高。

为什么得用这样的方式去搜集性骚的经历，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具名公开性骚者的名字，只能以这样的方式

突破，提醒、避免再有其他人受害。这个计划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到多大的事情，就是想要发出警告的声

音而已，即便如此，我们当年却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那也是2017年的社群讨论氛围。但在2023年的今天，社群的氛围却又顺利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我原本做

好在发文后被公审的心理准备，也跟我先生说我要被网友电飞了，但结果出乎意料的没有引来太多负面留

言。

我想，这几年来，台湾应该是忍受了一些什么，而且真的受够了。而那股能量慢慢地一直累积至今，终于

在2023年各方面条件都到齐，才一口气爆发出来。

其实发文的当晚我失眠了，因为有另外的三个人传讯息告诉我，他也上过那台车，遇到类似的事情。我心

情很不好。有人比我年轻、比我早遇到，也有人我晚遇到，大家都会说对不起。你会突然觉得很悲伤，这

么多年过去，大家因为无法讲开，导致我们都遭遇了这样的事。

这让我意识到，整起事件就是严重的资讯不对等。如果对组织来说，有做到reference call，至少可以先

打个电话给他前一个单位，了解他离职的原因、有没有需要留意的问题，就不会让他得以透过职权，以工

作名义持续邀约这些女性。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谈机构如何改革，但我想，先不要一下子跳到结构性的问题，如果可以做到像端传媒前

总编辑张洁平说的，成为一个让员工愿意倾诉的主管，让这样的事可以说出口，而不是员工默默带著伤口

离开，可以做到这点，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

有些人会觉得，我们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后，可能会感到放松，其实没有，说出来后，反而是承担的开始。 


我现在的状态非常差，这两个礼拜来，我陆陆续续收到了二、三十则诉说自己被亲人、主管、朋友性骚、

甚至是性侵的讯息；我虽然移开了一颗小石头，但面对的是更多人对你诉说他的遭遇，你怎么可能心情会

好？

https://www.facebook.com/haveyouheard2016


好？

我也告诉这些讯息我的人，要先确认自己的状态，再决定要不要公布自己的经验。我花了许多心力在确认

每个人的状态。

老实说，这阵子以来我的讯息多到回不完，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也帮帮他、公开他的故事，我说我没办

法。因为两方我都不认识，这样的介入也很危险。

在这些讯息中，有人跟我说，他们真的很羡慕我，我的伴侣与家人可以理解我，但他们没有，一旦说出自

己的遭遇，反而受到家人指责而再次受伤。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都说不出口的原因，因为成本真的太高、太高了，不仅要面对他人的眼光，还必须承

受最亲近的人不谅解你的失落情绪，怪罪你为什么不保持好距离，质疑你是不是也有诱惑对方？

但是，当事人的伴侣或家人可以先学习倾听，不要急著下判断、判断谁对谁错，而是先听当事人说话。不

要急著给意见，说他们错了、或是什么没做到才会这样。先让他们可以完整地说出自己的故事，我想这样

就已经很足够了。

2017年1月16日，台北，一个女孩站在一个装置艺术前。摄：Tyrone Siu/Reuters/达志影像



J：性平不是上级交办的工作而已，更不该只用考核去制约 


朋友曾开玩笑对我说，我在性平处工作却不敢说出被性骚扰，这算不算一种

渎职？但因为我看了太多当事人说出来后被二次伤害，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试

探身边的人的态度。

我大学毕业后很顺利通过高等考试，成为公职人员，最初分发在中南部县市。由于初次离家到外地生活，

父母十分不放心，所以即使我在那边遇到长官要求陪酒、或是大大小小的性骚扰，我都不敢告诉他们。

身为生理女性，我爸妈一直很担心我出门在外遇到危险及伤害，尤其我妈妈是相对传统的人，是那种孩子

在外面如果发生任何问题，会先检讨自家孩子的那种妈妈。而这些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都没让他们知道，

我曾经遭受过这些委屈和伤害的原因——我不想让她担心，更不想听到她的责难。

我的个性很活泼外向，对人也比较亲切不设防，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让其他人误以为我对他们有意思。

我还在性平处工作时，曾听闻处内有人遇过恐怖情人，处长知道以后却对那人说出：“妳要先检讨妳自己，

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这对我影响很深，我很惊讶一个性平处的主管竟然会说出这种话，也让我对性平处

的未来堪忧。也因为长官遇到性平事件第一时间不是去了解事实，反而是先指责自己的同仁。不免让我怀

疑，我遇到性骚扰真的是我的错吗？是我让对方误会了吗？我一直在检讨自己，以至于在遇到刘仕杰事件

的时候，也不敢向机关反映。

我在性平处任职时，因为跟刘仕杰有工作的往来，而有了几次餐叙。后来刘仕杰以转换职涯为由，想咨询

我的意见，在多次邀约后，我勉强与他约在捷运站。他却开车前来，上车后，原本正经的聊选举工作，但

刘仕杰却突然对我动手动脚，就像我脸书发的文所说的那样。我很惶恐但仍坚决告诉他：“NO！我说NO就

是NO！你不是要去选举了，你确定要这样？”才让他罢手。我另外也写了一名大学校长的文，他多次邀约

我餐叙，热情地要介绍人脉给我，但在餐叙过程，却对我性骚扰。后来我才知道，我甚至被误会成这名校

长的小三。

但这不是我唯二被性骚扰的经验，朋友曾开玩笑对我说，在性平处工作却不敢说出被性骚扰，这算不算一

种渎职？但因为我看了太多当事人说出来后被二次伤害，所以在性骚扰发生的时候，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试

探身边的人的态度。

例如，我会先试探其他人对刘仕杰的看法，因为他外在形象经营得很好，我又是在晚上跟他出去，我不敢

https://www.facebook.com/1062211261/posts/10227520217885381/?mibextid=cr9u03&fbclid=IwAR2iGEq29iEcKfsphaaiwhCu7Dy6LOxuE_v6WFuzfrOZwhI9DlGNCbtOfZQ


贸然说出我被性骚扰，怕被检讨的人是我。当我从他人的口中得知他私下的评价不好时，我才能放心说服

自己，这不是我的错。

在我发出MeToo文后，好多受害者私讯我她们被同一人性骚的经验，最严重甚至有人被性侵。她们让我知

道我不孤单，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算是被平反了，原来我不是那个不检点的人，是对方的错，这对我来说

很重要。

这一次我把故事写在社群网站上，有许多人说我很勇敢，其实才不是这样，我觉得我是胆小鬼，因为如果

没有《人选之人》戏剧以及一开始民进党的MeToo文出现，我也许不会说出来。那些一遇到事情就敢说出

来的人真的很勇敢，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典型的MeToo案例，他们的揭露真的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和鼓舞。

我是顺著这波浪潮才觉得更应该说出来。同时，也因为朋友与伴侣的支持下，我才能坦然说出自己的经

验，让这段记忆可以不用再躲躲藏藏。

但我说出来是想要这些性骚扰惯犯怎样吗？其实没有，他们怎样都跟我无关，对方的道歉文也只是让我觉

得他在转移话题、避重就轻，好像想说是我让他误会可以发展婚外情，这是典型加害者想要转移责任的手

法，而且有很多被指控者的声明都是类似的。

我们的社会文化让被受害者太容易检讨自己。在某篇网路文章中，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应该鼓励被害者能

在事发当下说出来，而不是经过10年、20年越想越不对劲，上网公审。但我认为，正因为我们处在“现在”

才能说，而不是指责当事人应该在当下说，当下的环境够友善吗？他能够说出来吗？如果连多年后，我们

攒够勇气，想要找一个出口，却还要被指责，谁来给这些受害者的正义呢？

多数机关在面对和处理性平工作时，只想要完成上级交办的管理考核工作，

而不是真的想努力透过各种方法，让性平意识进入每个人的心中。

事件爆发后，我的前工作单位性平处派人私下询问我，希望长官做些什么？我回答，我最需要的是处长能

在性平处的同仁面前，为他曾经对我造成过的二次伤害向我道歉，但我知道不可能，所以我只能希望我们

的国家政策和机制能够更完善的保障受害人，让他们有一个安心和安全的环境勇敢的站出来。

赖清德可以因为是现任党主席，所以概括承受，代表民进党致歉；时代力量、社民党也都因为刘仕杰曾经

身为党员而道歉，但他做出这些事时所任职的机关呢？主管全国性别平等政策的行政院性平处呢？为什么

没有一个政府单位站出来说会检讨改进现行机制不足之处？我相信公部门一定还有更多类似的案例隐忍未

发，但也没人带头说，“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会加强内部性平申诉及保护机制”。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603-taiwan-dpp-metoo/


虽然这波MeToo是一个转捩点，但我不认为我们的政府机关、雇主单位真的很重视这件事。现行我们确实

有性平机制，但机制不一定能落实，为什么不能落实？问题出在“人”。每个组织的性平委员都真的有性平

意识吗？还是只是行礼如仪的完成每一个检核工作而已？

我看到大多数的机关在面对和处理性平工作时，只想要完成上级交办的管理考核工作，而不是真的想努力

透过各种方法，让性平意识进入每个人的心中。我认为性别平等是“观念”问题，而不只是只用考核、奖惩

的方式去“制约”，如果一个人心里不认同性别平等，只是机械式配合，那他就没办法真正懂得尊重不同性

别、性倾向的人，更无法真正实践性别平等的真谛。

台湾的MeToo晚了国外许多，那既然现在在浪潮中，我们的政策制定机关是不是可以花时间好好研究国外

怎么做？要花多久时间能做到？性平三法施行后遇到哪些问题？窒碍难行的地方又在哪里？

我希望这波MeToo的重点不是在个案，而是关注到机制、结构、文化、权力不对等的问题。我想说，法律

只是最后的防线，为什么很多人遇到性骚扰不愿申诉，因为看到其他人申诉后的结果不佳，当事人被羞

辱、检讨甚至调离。走诉讼程序或许并不可怕，但很麻烦，三天两头跑法院，雇主能够允许一名小小职员

一直请假吗？这是不是也显示出对被害者的权益保障机制并不够友善？

我们的公私部门有没有办法在这波浪潮中真的改变，让机制与社会文化有所不同？我们能不能互相尊重，

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主观上觉得不舒服的人可以说出“我不能接受这个互动”，而不会担心被封杀？我

认为这才是这一波浪潮中应该要重视的地方。

我希望可以带起一些改变，更希望为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未来我的孩子可以说，妈妈好勇敢，我希望

未来的孩子们，不，是现在的孩子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勇敢的说出来。



陈蔚尔。摄：陈焯𪸩/端传媒

陈蔚尔： MeToo运动不只是女人的事情，要相信故事的力量 


12年来，我在以男性为主的影视圈中，努力证明自己。然而发生过的事如甩

不开的暗影始终跟著我，我只能加倍投入工作、展现超乎旁人的专业。

2003年我刚开始拍片，以短片《爱情长片》获得南方影展剧情片首奖。我将片中女主角取名“默默”，讲述

爱情里女人难以言说的幽微心情。20年后，我创建Instagram帐号“她说 She Said”，让曾经历性创伤的

女姓，能无后顾之忧地把压抑的内心话说出来。

对我来说，能够说，是如此重要。曾经历的伤害，压体内12年，无从说起，只能不断尝试自己消化。 


2010年我未满30岁，还在导演之路上努力耕耘。时任民进党竞选办公室主任洪智坤联系我，表示欣赏我

的作品，请我协助拍摄竞选广告。于是展开合作，洪智坤带我接触办公室各工作人员，也曾与时任高雄市

长陈菊聚会聊公事，我不疑有他。

直到有一次，竞选办公室人员称订不到连锁旅店，安排我住进汽车旅馆；深夜，他以公事为由，进到我房

内。

汽车旅馆的空间里，洪智坤迂回了很久，终于让我知道他的意图：“我可以（在金钱和资源上）帮妳，妳只

要偶尔让我任性一下。”。

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在什么处境。凌晨，时间过得极慢，我吓呆了，只能本能地挤出全力，集中意志与洪

周旋，不敢松懈一刻。洪慢慢拉近距离，抚摸了我，最终在日出时离去。

离开了旅馆，我发现自己已经破碎，事后拚命拾起自己，拼凑成没事的样貌，想继续完成工作。未料不久

后 我无预警遭到汰换 案子戛然中止 生命也从此不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bH0Kvvyfk


后，我无预警遭到汰换，案子戛然中止，生命也从此不同。

自从6月5日发文之后，我的心情起伏像搭乘云霄飞车，夜不能寐，时时刻刻像穿山甲一样蜷曲起身体、切

换成求生模式。过去12年来经历的一切在这短短几天内被浓缩、然后重现。

我才意识到，我用尽所有力气在跟他下棋，而且是一盘有生命危险的棋；这盘棋，到现在都还没下完。 


12年来，我在以男性为主的影视圈中，努力证明自己。然而发生过的事如甩不开的暗影始终跟著我，我只

能加倍投入工作、展现超乎旁人的专业，同时进入心理治疗，尽量减少暗影的纠缠。

当年事发后，一开始，我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讲、也不知道找谁讲。我曾自责不该去汽车旅馆、曾反复检

讨自己是否做错什么，直到过了整整12年，我才辨识出，这是权势性侵害，整件事情是一个设计好的圈

套，而洪智坤显然非常擅长这么做；从司机到办公室的人员，他们都心知肚明吗？都选择仍闭口不言吗？

同时，我开始关注权势性侵害的新闻。中间，愤怒几度淹没我，我想要揭露这件事情。但是社会上发生的

几起事件的后续，例如林奕含事件，加害者脱身、受害者持续蒙羞，让我没敢说话。洪智坤所代表的庞大

权力网络，会不会损及我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成就？会不会再次让我受伤害？新闻中，洪在不同老板、不同

职位间继续挑大梁，恐惧中，我选择继续沉默。

一次去心理咨商，咨商师告诉我，性犯罪时受害者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叫3F反应，也就是一种动物

本能，在遇到危险时会僵住、尝试逃跑。听到这个理论后我流下眼泪，心里松了一点点。我知道必须放过

自己，即使当时没有办法反抗、只能原地僵直、同时还试图保持礼貌，不要得罪对方。我尽力了。

2023年5月31日，陈汘瑈的贴文，揭发自己在民进党工作时合作的导演，如何运用自己前辈的身份试图进

行性侵。熟悉的手段，熟悉的感觉涌现，我看著贴文中，陈汘瑈第一句就是抱歉。都已经受伤害，为什么

要道歉？悲愤难平，回望自身，想著讲出口的时机是否终于到来。起初我害怕工作会受到影响。但转念一

想，20年来跌跌撞撞，苦从没少吃过，还差这一次吗？心一横、豁出去了，在脑海里火速组织文字，贴出

文章，没想到引起更多人接力式地，一棒一棒响应。

朋友担心我受影响，叮嘱我少看社群软体，但影像工作者对于故事本能性的好奇与追索，让我忍不住一直

关注事态发展。

要让这股力量不中断，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就能发挥长远的影响。心理专

长的人士负责疗愈、能写评论的作者就写、有流量的人就转发，至于我们，

就继续存在著。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E%97%E5%A5%95%E5%90%AB%E4%BA%8B%E4%BB%B6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PwgMB9xG3L3pWDzebaTLFKazaa7eQLt6UNwViYVFQ5v4hztBRawtsi4og5Tqz2ydl&id=100003071804358
https://www.facebook.com/lynnchen1111/posts/pfbid0iQNjdM1ocqHxJeAcc6HmTBdp6xV2id8fobwoKtZbgDp5kU9ySd27XNFptpWnwLcKl


伸张正义的时候到了吗？在过去，提告仿佛是不可能的选项。越来越多人讲出自己的经验，逐渐形成一股

MeToo风潮后，仿佛打开了以前没有的机会。这几天，我有时寻思提告的可能性，就算告输了，或许也能

成为一个判例，让大家看看现存体制有什么漏洞，帮助到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

但是信赖的友人提醒我：这真的是妳要的吗？进入诉讼程序的代价极大，过程耗费心力和金钱，也须准备

好受到二次伤害。但我想要的不是这些，我只希望能继续好好拍片。

文章贴出后短短一小时，私讯开始雪片飞来，许多女孩向我道谢，也有人指认出同一个人做出类似的事。

原来，从2004年到2018年，台面下都有肮脏的事情发生，但洪仍持续被赋予操盘重任。

我也意识到，自己从没愈合过。贴文后数日，我打给友人痛哭，过去12年我很少在他人面前失控。这次，

我全部想起来了，清清楚楚地，在旅馆内的那几个小时，我是如何拚命在保护自己；同时，洪的圈套如此

深思熟虑，以致于就算我整晚都录音，也捕捉不到任何实质的证据。录到“偶尔让我任性一下”这句话又能

如何？洪利用我对体制的信任、对工作的认真，步步将我引进圈套。

现在选择出来发声，像是用手术刀，自己将化脓12年的伤口划开。下一步是清创，还要结痂，能不能愈

合，是未知数。

但是至少，透过让事件浮上台面，能让更多人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例如，这类型的犯罪叫做权势性侵害，

追诉期有20年，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性骚扰一年的追诉期已过。我也看到资深媒体人张洁平的脸书贴

文，她引用了采访中国人权工作者艾晓明的内容，让我深深有感。“知识，就在所有被侵害者的经验里⋯⋯

其中饱含的生命经验，是可以填补我们在社会认知方面的空白的。”这是我希望MeToo能发展的方向。

我其实不想要洪智坤的道歉，也不奢望他可以痛改前非。我只有一个愿望：让他停止，停止做这样的事。

权势性侵害中，不论加害者有什么理由、苦衷。这是犯罪。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行之不知道多久的恣意

人格谋杀，遇到这种事情，要好好活著都困难重重，而他们选择用权势剥削更多人。

虽然重揭伤口的痛楚极大，复原遥遥无期，但是，也有新的力量萌芽。现在受害者开始串连，我们开始感

受到有能量的感觉。至少终于能说、拥有了叙事权，故事是会长出力量的。我们终于有机会拿到麦克风，

说声：我也是！

要让这股力量不中断，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就能发挥长远的影响。心理专长的人士负责疗愈、能写评论

的作者就写、有流量的人就转发，至于我们，就继续存在著。每个人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点什么，每件

小小的事情累积起来，就会有差。但这会需要时间。未来我们就有可能促成新法案的推动，或是正义的到

来。但是，需要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些不只是女性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



来。但是，需要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些不只是女性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每 个人的责任。

这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基本安全和保障。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应该发生，但是居然发生了这么多。 


这是我们诉说的时候。 MeToo运动不只是女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负起责任的社会制

度问题。

要相信，故事是有力量的。 


2023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纪念仪式进行时，刘品佑于示威期间遭保安人员制伏。摄：陈焯𪸩/端传媒

刘品佑：MeToo是集体疗伤的过程，接住每个受伤的人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还在检讨受害者？政治圈的性骚扰一件件爆出，也

证明过去“相忍为党”的观念是错误的。



这次MeToo运动前，朋友传来A的名片，告诉我A进到民进党内工作了。我在基进党担任志工时，曾遭到A

性骚扰。当初他在和解时承诺我，会彻底离开我的就学、就业生活圈。

但他一次次地踩过我的底线。尽管他伤害我，我仍忍下想揭发他、摧毁他的冲动。我一直非常努力在遵守

当时的承诺，为什么他反而做不到？

这几天，网路上不少检讨受害人的言论让我毅然决定，公开过往的受伤经验，与风波中勇敢发声的人们站

在一起。

2022年初，我以志工身份参加基进党的内部训练，在就寝时遭党内同房男同事A性骚扰。6月2日，我将当

晚的恶梦、事发经过写在脸书：“Ａ隔著衣服摸著我的身体，过程中我不断的透过翻身、起床上厕所等方

式，‘暗示’他我并没有睡著。”

但Ａ以为我在“默许”他的作为。Ａ不打算停下动作，将手继续伸进我的衣服揉我的胸，突然，我的裤子被

脱下来了，一阵湿湿黏黏的感受，我完全不敢张眼，但我知道这一定是嘴巴。我惊魂未定，彻夜未眠。隔

日清晨，第一件事就是冲去洗澡，还记得我洗了好久好久，好像永远洗不干净一样。

事发后约半年，我开始出现创伤压力症候群症状，忧郁症、广泛型焦虑症同步病发。我把被性骚扰事告诉

家人，他们却质疑起我的性向，甚至告诉我：“你应该感到很快乐才对。”我转向身边的朋友，他们却反

问，有没有想过是因为我长得上相，才遇到这种事情？这些回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家人与同侪的回馈都

让我感到沮丧。

2022年7月，我终于将那晚被侵犯的感受告诉A。虽然 A 很快承认并向我道歉，但他说，以为我们是“两情

相悦”。我从没想过，在性别领域有些许成就的Ａ竟然会这样解读。他应该要懂得“yes mean yes”。

我也把这件事同步告知基进党秘书，秘书立刻将它提报基进党的性平会。其实我一直跟他们说没关系，不

要开性平会。当时适逢选举，我担心性平会的结果会使A离开基进党，间接影响到选情。

当时的秘书长王兴焕得知这件事，马上开除A的党籍，并告诉我，他对此感到很抱歉。他说：“虽然我知道

你为我们好，但我们没有办法容忍这件事情。”性平程序进行过程中，我也主动向前任党主席陈奕齐提出见

面。那时候我已经在心里想好，如果被“摸头”了，该如何应对。

我至今仍记得清楚，一进办公室，陈奕齐迎面就说：“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就算你选择要告到

底，我们也会陪你们到底。”他同时向我承诺，党内会全额支付律师费。而为避免我受到二次伤害，陈奕齐

主动提出外聘律师，确保这件事能有更专业、更保护隐私的处理方式。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aeRs37sEtt8DGuTFx9YXtUmAT6NyFjMxn5VPEoS6PJkfNC8uJHAMsv1RvzSV4dxxl&id=100000197332660


这次MeToo运动中，我转发相关贴文时，不断遭到网友攻击：“这种人也可以来蹭喔？”、“民进党已经在处

理了，这种人还出来搅局，是不是要分裂台湾？”我也观察到，不少在政党工作的人选择发声，都被贴上

“中共同路人”的标签。好像一扯到政党，我们就什么都不用谈。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还在检讨受害者？政治圈的性骚扰一件件爆出，也证明过去“相忍为党”的观念是

错误的。而相比其他政党面对性骚扰事件时，第一时间都会想把它压下来，我的案件中，基进党却没有这

样做。基进党负责任的态度，说真的我心怀感激。

将自己被性骚扰的过去发上脸书前，我当然有所顾虑。除了担心此举是旧事重提，网路上对男性受害者的

言论也让我却步。思考过后，还是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大家自由公评。

这阵子，我看见越来越多类似遭遇的人拒绝沉默、挺身而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集体疗伤的过程。大家

把过往的经历说出来，让彼此知道，其实我们并不孤单。

其实到今天我还是觉得非常不平，好像和解后，这一切就结束了。但即使得到道歉，后续的心理平复与疗

愈过程里，我一直承受极大的负担。我曾向学校寻求咨商协助，他们以“案件不是发生在校内”的理由拒绝

我。

不像药物治疗有健保补助，心理咨商费一次要价千元，对罹病者是不小的负担。我想特别提旅行创伤计划

复原中心的“旅行心理治疗所”计划。只要填下计划表单，就符合参加咨商的资格，案件不必进入司法程序

中才能申请。

我认为，“旅行心理治疗所”能够补足法律来不及承接、需要心理支柱的性创伤者，但量能与经费相当不足

够。以我进计划的咨商经验来说，我在2022年7月填写表单，两个月后才收到通知。加上年末政府结算计

划、需再次申请，导致2022年12月到2023年2月期间，正在接受疗程的人必须中断治疗。

随著MeToo运动爆发，其实更多人会有这个需要。我的一位朋友同样是最近事件的受害人，至今仍未被排

进咨商。

回到校园，我认为现在校内的咨商中心缺乏专人处理“性创伤”案件，导致寻求协助的人，可能因为咨商中

心的经验不充足，而受到二次伤害。我主张，校园内的咨商中心应聘用具“性创伤”相关专业、具处理经验

的咨商心理师，在体制内接住受伤的学生。

“我会痊愈吗？我还要多久才会痊愈？”我曾这样问过心理师。心理师告诉我，每个人需要的时间不一样，

但他的目标不是让我痊愈，只是让我可以稍微减轻负担，并继续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这阵子，我看见越来越多类似遭遇的人拒绝沉默、挺身而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集体疗伤的过程。大家

把过往的经历说出来，让彼此知道，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每当我看见MeToo文章，在按下分享之前，我都

会谨慎思考事件的真实性，也不忘留言为受害者加油打气。

愤怒后，请别忘记我们还有善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鼓励，都能成为受害者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文章发出

之后，我也收到好多前辈的关心，这些善意都支持了我，让我愿意继续走下去。

站出来支持的人也需要勇气，社会的保护伞才能持续被扩大。就算是筑出同温层也好，我希望每个人都能

被温柔以待。而我也想对这些为我们加油的人们说，谢谢有你们的善良和勇敢。正因为大家不断发声，才

让更多人被接住。

李援军。摄：陈焯𪸩/端传媒

李援军：说出口让我放下心中的石头，但不一定已经走出来 


台湾的网友大部分都很支持我，但在台湾以外，网友会去质疑我是不是中共

派来的 比较离奇的是还有人会去质疑事件的真实性



派来的，比较离奇的是还有人会去质疑事件的真实性。

即将满20岁那年，我在某次的聚会中认识了王丹和他的谢姓助理，那时候的我刚开始参与社运，而“王丹”

这个曾经出现在历史课本的人物，还有他过往被人歌功颂德的经历，让我对他非常憧憬，就像是看到名人

一样。

王丹那时候便对我提出邀约，他说要去美国一趟，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见见世面，他可以下机招待。这是

非常吸引人的邀约，我也完全没有去过美国，能够跟著名人一起去，想必会是一趟很精彩的旅程，所以我

便答应了这趟为期约一周的美国行。

2014年美国时间6月6日晚上，因为助理有事外出，只剩下我和王丹两人单独在纽约某饭店房间。我当时

在床上用笔电，王丹走向床边的窗户，招呼著我说：“来到纽约怎么一直在用笔电，不来看看外面的风景

吗？”才走到窗边，王丹便从后面用力地环抱住我，并对我强吻。一时之间我还没反应过来，王丹便把我推

到床上，持续强吻，并试图解开自己的衣裤，我当时吓到不知该作何反应，情急之下，我将王丹推开，并

说来美国前肛门处因为肛门廔管才刚开刀完，还没复原，请他不要这样。

虽然王丹收手，不过在接下来的旅程中，王丹仍持续对我言语骚扰，我将这个状况反应给助理，也没有获

得任何协助。碍于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只能一直忍耐，忍耐到我返国之后，我将我自己关在租屋房

内好几天，每天用哭泣及恐惧，试图忘记那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的七天。

隐忍了九年多，我决定在六四即将到来前公开此事，我要的很简单，我要王丹及谢姓助理给我一个道歉。

王丹否认此事，在六四的记者会上，我再次指控王丹，希望他能正面回应，承认错误并道歉。

我觉得这一次可以直接站出来的原因是，看到民进党党工性骚扰事件爆出后他们的处理的态度和决定，对

我来说，我看到类似经验的受害人的声音被听见，所以我才决定在这个时间点把事情说出来。过去九年，

因为我是政治工作者的身分，我担心王丹可能会把手伸进政治圈、打压我的工作机会、或是跟别人说我是

一个信用有问题的人，因为我会把事情随便曝光给别人。

在对外公开以后，我去推特上看舆论反应。发现对我的讨论，在台湾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台湾的网友大

部分都很支持我，但在台湾以外，可能很多人认为王丹是一个国际上具有知名度的人物，他们会去质疑我

是不是中共派来的，比较离奇的是，还有人会去质疑事件的真实性。

他们去翻我的脸书，看我过去的贴文，2014年6月4号因为我工作的地方有人的狗走失了，所以我发一个

文请大家帮忙找。他们想说“6月4号在台中发一个文，6月6号就到美国，请问是怎么办到的？”我心里想，

不是有飞机吗？这已经是超乎预期的攻击范围，大家怎么会为了要护航王丹，做出这样的推论？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229327673933018&set=a.110469589152181


再来就是有些人身攻击，譬如说“你长得这么丑，谁看得上？”或是说我和王丹有一腿，只是因为我没有得

到他的正面回应，所以由爱生恨。我就觉得，大家为了要合理化这件事情，所以只好去想像一个动机或阴

谋，去套用在这件事上。

我在捷运上看到王丹发文说他回来台湾了，我看到这几个文字，真的是感觉

到好久好久、没有发作的恐惧感，所以说出来真的有被疗愈了吗？

至于家人的部分，他们当然是很心疼我遭遇到这种事，因为其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因为我没出柜也不

敢跟家人说——但是我如果要说出这件事情，这是我必须承担的代价，这一次我不得不把自己身为同志的

身分公开，让家人知道。

家人很讶异为什么我在记者会上没有戴口罩戴墨镜，我觉得因为做错事的人不是我，我们不需要遮遮掩

掩，但我不鼓励大家这么做。我今天这么做，是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有名气的人物，如果不做到这种程

度，大家可能真的会把它当成中共的阴谋。

我不认为每个受害者都要和我一样，真的不要把现在我的状况当成是每个受害人的样子，我的心理素质算

是比一般人好，耐受性很高，情绪控管还行，所以讲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但是我不希望每个受

害者站出来的时候都一定要这么冷静。我九年前和呱吉（前台北市议员邱威杰）、林亮君（台北市议员）

说的时候，就没办法像现在一样冷静。

我觉得类似的当事人如果要讲自己的经验，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理状态调适到一定程度，做好一切可能被攻

击的心理准备，如果没有就直接讲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他人的反应产生自我怀疑，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再去决定要不要说。

说出来之后，我现在有放下心中一颗石头的心情，不用每年在这个日子，就觉得我有个故事说不出口，可

是对方却可以自由自在地游走各国；明明知道这个人是伤害我的人，却什么都不能说的时候，那个负担很

大，所以说出来之后，确实有把那个负担放下。

至于有没有真的走出来，我觉得还不一定。 


6月7日我去地检署提告前，在捷运上看到王丹在脸书发文说他回来台湾了，我看到他“回来台湾”这几个

字，真的是感觉到好久好久、没有发作的恐惧感，但是在捷运上那10分钟就调适好了，所以说出来真的有

被疗愈了吗？我觉得可能把七、八成的重担放下来，至少现在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可怕的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606-taiwan-why-concerned-about-64/


我没有一定要提出法律告诉，我一直不是希望事情对立地这么激烈的人，我当时真的只希望王丹向我道

歉，虽然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所以希望透过法律告诉展现我的决心，因为我没有做错，我只有告王丹刑

事，并没有刑事附加民事一起告，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我要的不是钱或利，我在一开始就和我的律师讲

的清清楚楚。

我希望社会有缓冲和对话的空间，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对簿公堂，有的时候即便我告你，但最后法庭的判

决不一定会符合当事人的预期，这样对受害人来说会不会又是一种伤害？而且走到法庭后，那些过去很不

堪的东西被揭开来，那最后伤害的到底会是我还是你？

我很谢谢每个愿意站出来支持我的人，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声援每一个受害人，但我同时也很担心社会氛围

会变得愈来愈对立，我觉得可以让受害人去衡，希望加害者得到什么样的惩罚，而不是让所有加害人直接

面临社会性死亡。现在大家很流行“取消文化”，你当然可以取消他，但这不是每个人的选择。

我很希望每个人可以思考，这个犯错的人，到底有没有可以认错和反省的空间。毕竟我们都是人，是人都

会犯错，更生人离开监狱之后也有机会重新回到社会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要有的包容；毕

竟，我们生在一个这么多元、这么独特的台湾文化中。

欧孟哲。摄：陈焯𪸩/端传媒



欧孟哲：性欲望长期被压抑，看见MeToo中的男同志困境 


当时16岁的自己及伙伴多懵懂，在当时的年纪，能有那样的理想主义是件多

么不简单、珍贵的事情。而他居然利用了这点来伤害我们。

2017年我刚上高一，认识了易俊宏。当时，他是参与青少年培力议题的重要人物，我则甫开始接触儿少议

题，对我来说，他是非常令人尊敬的前辈。

有一次，他受邀来我们高中演讲。结束后，他屡次邀约我出去，言谈中出现“偏偏你又这么可爱”、“小可

爱”、“今天你坐第一排、害我无法专心”、“（抱）”的内容。几番推辞之后，出于歉疚，我决定赴约，跟他

去看灯会。一路上我们都聊著青少年参政的议题，以及高中学权部的待办事项，这些都是我希望能跟他聊

的。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并肩走到高雄五福路及爱河交叉口、往高雄电影馆方向时，易俊宏突然伸出手臂将我

紧紧捥著。当下我没有意识到他在对我做什么，只是觉得有点震惊。他说了一句：“我们来做个社会实验，

看看两个男生用这种姿势走在路上，路人会怎么看。”当时同婚议题正被高度讨论。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

只能任他挽我全程。事后，他依然继续传讯息给我。

这件事就被我放在心里。直到当年7月，我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我参加一个营队，与关注类似议题的他校

学生齐聚一堂。有个同学私下说，自己曾在一起办隔宿活动时，在夜晚被他抚摸私密部位。当事人很不舒

服，也不希望事情被公开。大家非常激动，但是并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后来，我们决定彼此提醒，小心

这个人。当时，我们是一群以青少年赋权自我期许的高中生，讽刺的是，面对这种事，我们只有能力做到

这样。

当时反课纲运动刚结束，各县市政府推动青年议会，青年参政在体制内发酵，那几年当中，他拥有越来越

大的舞台，担任越来越多头衔。而我全心投入学测考试准备，没有再回复他的任何讯息。

后来，我上了大学，开始参与台大的学生自治，除了服务于台大学生会、性别平等委员会，也担任《台大

意识报》总编辑。去年，我因为个人因素，已经长期未使用社群软体。我无意间在新闻上看到，易俊宏在

这几年间，曾担任黄伟哲市政府的副发言人；同时，又看到他被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控曾对多

位学生性骚扰。我赶紧打开脸书，看到其他同学分享易俊宏事件的贴文，才惊觉，我避开他这么多年，但

这个人从来没有消失，他变得更活跃了。当时，这件事情不像现在有一连串的接力，它只被当成地方新闻



的一个个案。但是，我早已不是当年手足无措的少年，我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早就不一样了，现在也知道这

种事怎么处理。

这些年间，他已经在本土和进步议题上，建立相当丰厚的人脉，当时我看到有他的伙伴跳出来为他护航，

说他“爱说笑话，荤素不拘，聊天时不会分亲疏”，触发了我的愤怒。我经过几年的校园政治参与，包括担

任《台大意识报》总编辑、台大学生会、性别平等委员会后，回头看才知道，当时16岁的自己及伙伴多懵

懂，在当时的年纪，能有那样的理想主义是件多么不简单、珍贵的事情。而他居然利用了这点来伤害我

们。这怎可能用“荤素不拘”来开脱？

我也气当时的自己，除了“彼此提醒要小心易俊宏”外什么都做不了，更以为只要不重提，就可以假装这个

人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去年6月发了一篇贴文分享我的经验，声援那些站出来控诉易俊宏的其他学

生。

在那之前，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我曾任学校性平会的委员，因此非常清楚，易俊宏对我做的这件

事情，即使仍在申诉期内，也不会被认定为性骚案件。《性别平等教育法》对性骚扰的定义包含：“以明示

或暗示之方式，从事不受欢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词或行为”，我在事发当下，的确被吓住了，但

难说有感受到清楚的“性”意味。这样，我有资格站上受害者的位置吗？

但是，在贴文后，许多人回复我，易俊宏曾以更露骨的方式亲近他们，包含询问要不要一起观看异性恋色

情片。我因此更明确地知道，他当时想对我做的，可能不只是挽著我而已，只是我没有落入他的圈套。另

外，当时许多站出来控诉他的学生，私下接到他的关切电话。台南市政府是否在处理性骚扰过程中涉及个

资外泄？这个问题正由监察院调查中。

一年过去了。今年6月5日，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指出，易俊宏在去年涉嫌性骚后，仍先后被台南市议员李

宗翰、林依婷聘雇为助理。台南市长随即黄伟哲在6月6日说明，台南市性平委员会调查后，确认易俊宏性

骚扰成立。但是，这算是制裁吗？看到这则消息，愤怒跟挫败感一次涌上，我发布了第二篇贴文，指出黄

伟哲政府对于易俊宏性骚案件的无作为。林依婷随后来我贴文下方、以及她自己的脸书墙上道歉。但除此

之外，民进党并无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

我支持和解，也认同每个人在犯错后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但是在那之前，

你需要先承认错误，并担起应得的代价。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Y4G1bA9idbgRZ36xcn2JcXEQFdLfRFELk1FWAURPfHvQGosD1eoLmxxQxey6QVShl&id=100002910314961


2020年2月9日，一列新北市的火车。

我认为这次MeToo运动无法在法制上带来太多改变，也不太可能让加害人得到法律制裁，因为大部分的性

骚扰案都已经超过一年追诉期，除非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性器官的触碰，才属于性侵害的范畴，进而可能进

入刑法程序。那些被指出曾性骚他人的人，依然会在原本的位置上。

但起码，经历过如此动荡后，若有人想再伤害他人，司法和社会成本将会大幅提高；对受害者而言，也不

会再像当年的我一样，以为对方位高权重，不敢说话。另外，也能带来制度上的反省：性骚扰和性侵害，

在法律上以性器是否碰触为分界，处理方式是断裂的，但实质上往往是同一件事，就如我所遇到的，加害

人利用受害人难以反抗的情境，越过界限侵犯对方。

在MeToo中，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面向，就是男同志的困境。由于性欲望长期被压抑，男同志在身份探索

上，非常仰赖自己的性欲望得到他人肯定，必须要够“开放”，不然可能被男同志社群贬低。但这也让有心

人士趁虚而入，如同易俊宏挪用性解放的论述，来侵犯年轻男性。希望透过这次MeToo，让更多人思考，

我怎么看待“性”，我喜欢怎样的关系？这件事应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是被任何人利用。

我支持和解，也认同每个人在犯错后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但是在那之前，你需要先承认错误，并担起应

得的代价。加害人必须承认自己的作为是有意的，并非因为喝醉或玩笑、或无意之间。他也该放下他在社

会上享有的任何权力和好处，直到案件真正被妥善处理。因此，我希望看到加害人道歉和负起责任。



作家林奕含，在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写下：“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

们。”初读时没懂，现在终于明白。不管是文学或是当年易俊宏跟我们一起谈的社会议题理念，原来可以被

包装成一种权力关系，并拿来当作性暴力的工具。作家张亦绚因为林奕含事件，前几年出版了一本《性意

思史》。她的写作动机，就是希望我们的文化中关于“性”的知识，能够得到公开的讨论。我也期待这次

MeToo被说出来的故事，能够成为一种公共纪录，成为年轻世代的女性、男同志、或其他性少数的知识来

源。


